
将党旗插在战“疫”第一线
———记中国科学院合肥肿瘤医院疫情防控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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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0 日
05 时 07 分，我
国在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用长征二
号丁运载火箭，
采取“一箭四星”
方式，成功将新
技术试验卫星 C
星、D 星、E 星、F
星发射升空。卫
星顺利进入预定
轨道，任务获得
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焦黄鑫摄）

吴仲义蒲慕明两学者再次呼吁坚守学术道义

即时公开共享新冠病毒数据
姻本报记者李晨阳

大疫当前科学家请不要沉默
姻冯丽妃

最近，在采访疫情相关的科学话题时，有十
年科技新闻从业经验的笔者遇到了无数次“婉
拒”和“直拒”：
“千万不要说是我说的，否则就被‘人肉’了。”
“还是不要提我的名字了！”
“这个问题别正式发表啊！”
“你这个话题太‘敏感’了。”
甚至为了一个科普话题，笔者联系十位科

学家，最后只有一位同意发声。
科学家为何不愿意发声？
病毒狡猾莫测，信息鱼龙混杂。为了宣泄紧

张情绪，也因为被谣言所惑，一些网民在社交媒
体上对科学家进行狂欢式的“群殴”。

而一些科学家、科学机构的不愿言、不敢

言，又进一步加大了公众与科学家之间原本就
存在的距离。

这个局面不禁让人产生一种错觉：科学界
被流言蜚语击得不战自退、“万马齐喑”了？

何至于此？
在当前人人都是“传声筒”的时代，众声喧

嚣是常态。自媒体和社交平台一方面让民众更
方便获得信息，更好发挥其监督职能；但另一方
面，一旦“正道”消息不能及时传播，它们也可让
各种“小道消息”一夜之间满天飞。

目前，利用公众急于知晓病毒来源、传播特
点和救治方法等心理，一些谣言制造者更是断
章取义、无中生有，一些科学素养不高的公众被
误导，进一步形成舆论的“蝴蝶效应”。

对此，荷兰莱顿大学传播学者克罗斯（A·
Chorus）曾提出一个影响谣言传播因素的著名公
式：谣言 =（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
公众批判能力。即谣言产生与事件的重要性和模
糊性成正比，而与公众的判断能力成反比。

换言之，谣言传播的影响力与信息的及时
透明、公民的科学素养紧密相关。

在我国，公民科学素养仍是一块短板。从第

十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看，2018年我
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 8.47%，而目前美
国这一比例为 28%，加拿大为 42%（2014年）、瑞
典为 35%（2005年）。这一数字与当前我国经济
和科技发展的速度极不相称。

若以上述理论和数据为依据，从某种程度上
说，此次疫情中谣言的泛滥也与长期以来我国的
科普欠账不无关系。比如，科学规律的得出需要一
定的认知过程，这是科学界的常识，正如新冠肺炎
的诊疗指南现在已经更新到了第六版。但当科学
家对这一新的未知病毒发展作出的阶段性判断出
现某些偏差时，一些自媒体揪住问题进行无限放
大，煽动公众对科学家和科研机构进行无底线攻
击，全面否认科学界的贡献，让一些不分昼夜与病

毒战斗的科学家感到寒心，选择沉默。
但科学界和教育界也应该反思，造成这种

情形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过去对科普工作不
够重视，科学精神没有深入人心，才让危急时刻
科学家的形象如此容易被抹黑。

其实，让公众走近科学、信任科学家，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大疫当前尤其如此。这更需要科学
家在这一特殊时刻敢于做科普，尽可能地让公众
站在科学的一边，用科学战胜谣言。正如中国科技
馆原馆长李象益所说，公众可以在辟谣的过程中
“去思考、去分析、去辨析，以科学的思维和方法，
从科学的角度提高和培养他们的素质”。

如果说信息公开是最好的辟谣“疫苗”，科学
家的发声就是最有针对性的“药物”。正如世卫组
织总干事谭德塞所说，“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以科学和证据指导政策。如果不这样做，
我们将陷入分裂和不和，迈向黑暗的深渊”。

让我们为那些战斗在疫情一线、默默坚守岗
位的科学家喝彩，也为那些敢于直面流言、发声释
疑的科学勇士们鼓掌。一个失去科学家声音的社
会，将被谣言裹挟。我们迫切需要，越来越多的科
学家逆流而上，回应疑问，粉碎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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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晨阳）新
近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
正式将康复者血浆治疗作为
新冠肺炎重型、危重型病例
治疗的重要方法单独列出。

对此有专家指出，康复
者血浆疗法在病程早期使
用，效果更佳。但由于当前血
浆的需求缺口仍然很大，难
以有足够血浆支持早期病人
治疗，呼吁国家从立法层面
鼓励血浆捐献。

2月 18日召开的广东省
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中
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血
浆治疗对重症患者是一个很
有效的方法，但对“垂危的病
人就差一些，因为他不单纯
是病毒感染。”
“康复者血浆中的特异

性抗体是有限的，而患者体
内病毒数量增长很快。有研
究表明，SARS 病人发病后 5
天之内粪便中病毒含量，只
有发病 10 天时的千分之一。
这些数据提示除了轻症患
者，其他病人越早使用康复
者血浆，效果应该越好，并且
早期使用，还可以节省宝贵
的血浆。”国际动物流感专家
委员会执行委员陈继明对

《中国科学报》说，“此外，到了危重期，病毒对
肺脏、心脏等脏器造成的损伤，也不是康复者
血浆能够修复的。”

2014年一篇发表在《传染病杂志》上的综
述指出，32项对 SARS和严重流感的治疗试验
结果显示，尽早使用血浆，治疗效果就更显著。

针对这一问题，一位一线抗疫工作者表
示：“如果（血浆）足够，从理论上讲应该一开始
就用（血浆治疗），但医院当前最重要的目标是
控制病死率，所以先救助重症患者。”

早在 1月 3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
陈薇就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呼吁从立
法、宣传等层面，要求康复者在知情同意、符合
伦理、身体情况允许的前提下，捐献宝贵的血
浆，用于他人的急救。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抗疫现场闪现“国科”身影
———中科院企业科技支撑疫情防控纪实
姻本报记者丁佳

“需要大量计算资源！”
1月 24日除夕之夜，中山大学药学院教授

罗海彬提出了紧急需求，中科曙光的工程师火
速响应，组建了应急工作组，不眠不休协调计算
资源，帮助该团队开展药物筛选作业。

这是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科控股）旗下科技企业以科技力量支撑新冠病毒
疫情防控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在这场牵动了全国
人民的疫情阻击战中，“国科系”各企业纷纷依托
中科院体系的技术能力、科技转化成果等资源，发
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创办企业的科技创新作用，
各尽所能，并肩战“疫”，为科技抗疫贡献力量。

“二神山”上的“国科”身影

快点！再快点！在这场与死神赛跑的生死之
战里，国科系企业充分发挥自身技术和科技成
果优势，积极投身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等疫情防
控重大工程建设，为抗疫一线的医疗机构、政府
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做好技术支撑。

自 1月 29 日起，联想集团捐赠武汉火神
山、雷神山医院的电脑、打印机、服务器等共约
2300套 IT设备已全部送达。与这些专业设备一
起抵达的，还有联想的服务团队，这些志愿工程
师深入疫情第一线，与医护人员并肩作战，为医
院提供 IT设备运维和现场技术支持。

又如，国科投资的投资企业力合科技无偿
提供相关设备和技术支持，对火神山、雷神山及
金银潭等 9家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的污水及周边
水源水质情况开展监测；君联资本投资的企业
高能环境承担了火神山医院 3万平方米防渗工
程施工，并提供所有材料物资及相关服务……

从“一盒难求”到八方支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突然，发展迅速，多地出
现核酸检测试剂盒“一盒难求”的现象。国科系
企业第一时间对接疫区防控需求，充分调动院
内外科技攻关团队，积极协调相关信息资源、技
术资源、生产资源和物资资源，保障研究和科技
成果转化工作，全力阻击疫情。

国科嘉和投资企业微远基因于去年 12月底

参与“新型冠状病毒”病原的发现和鉴定，今年 1
月进行技术攻关，仅用 5天时间就研制成功了“新
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恒温CRISPR法）”，
在春节期间全员无休地提供病原检测服务，目前
已服务医院 25家，完成了 3000多份检测。
喀斯玛控股有限公司旗下喀斯玛商城联合

有关企业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向科研院所和
企业等机构提供病毒核酸提取、RT-qPCR 的
全线产品解决方案，免费提供了 100万人份新
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所用的核心原材料产品。
“为了让新冠肺炎的研究更加可持续、加快

科研成果转化，我们也运用中科院系统的孵化
器，对相关成果进行了快速孵化、产品化。”国科
控股负责人说。

与疫情赛跑解燃眉之急

在过去的二十多天里，国科系企业员工一
直在与疫情赛跑，协调进口，保障供给，开足马
力，提高产量，只为缓解抗疫一线的燃眉之急，
为疫情防控物资供应尽一份力。

1月 28日凌晨 2点 15分，国科投资投资企
业北京中航智科技有限公司从美国得克萨斯州
提货 1万件美国太空总署配套防护服，这距离
该公司成立工作组帮助灾区应对防护服紧缺问
题仅过去 11个小时。目前，这批防护服已全部
捐给包括火神山医院在内的武汉相关医院。

国科投资的投资企业百多安医疗器械临时
增加两条生产线，开足马力、24小时不间断地生
产消毒产品；红杉资本投资的全棉时代全员春
节无休，加紧赶制医用口罩、手套等一线急需的
防护装备；联新资本投资的奕瑞光电子研发的
非晶硅平板探测器是数字 X射线成像的关键部
件，在 10天之内陆续向武汉发货超 300套；弘
毅投资所投的先声药业日夜加班生产再立克和
也青两种当前抗击疫情急需药物，并全力研发
抗病毒新药物及检测产品……
“在接下来的战‘疫’中，我们国科系企业将

继续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在中科院党组的坚强
领导下，切实承担社会责任。”国科控股负责人
表示，“我们将与全国人民携手共克时艰，战胜
疫情，一起期待春来。”

作为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以下简
称中科院合肥研究院）所属医疗机构，中科院
合肥研究院党政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合肥肿瘤
医院的疫情防控工作，研究和部署相关工作，
随时关注医院战“疫”情况，到医院各岗位检查
指导和开展工作慰问，确保疫情防控工作抓实
做细。

在医院 103名党员的带动下，全院七大临
床医技部门共 300余名医护人员郑重签下了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请战书”，主动请缨，在疫
情防控第一线战斗。在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党
委的统一部署下，在第一时间，“请战书”上的
鲜红手印和铮铮誓言就变成了实际行动。

“这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

疫情发生后，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医学物
理与技术中心党委第一时间印发通知，要求
各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积极投身
医院防控第一线，并决定在两个院区分别成
立党员突击队。
“这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是人民群众最

需要我们的时候，关键时刻党员干部要勇敢
坚定地站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中科院合肥研
究院医学物理与技术中心党委书记兼肿瘤医
院院长王宏志为党员突击队队员授旗时说。

作为一名有 16 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深
知在这个紧要关口，为白衣“战士”筑好牢
固的“桥头堡”，是战“疫”取得胜利的关键。

中科院合肥肿瘤医院是中科院合肥研究
院的转化医学临床平台，同时承担着中科院合
肥研究院 5000余名职工及学生的健康保健职
能。下设的卫生服务中心作为安徽省示范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还肩负着属地 13万群众的
疫情防控任务。

由于疫情发展迅速，春节后不到一周的时
间，医院累计接诊发热患者达到了 522名，门
诊诊区出现超负荷运行。1月 27日，医院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将疫情防控阵线前移，在两个
院区设立预检分诊、发热门诊，对所有进院人
员实行严格的监测体温和流行病学调查，做好
发热患者转诊报告工作。在党员突击队员带
领下，医院仅用一天就建成预检分诊临时配套
用房，当日夜间完成验收。

春节期间，为防控疫情，医院决定增强
发热门诊值班力量，医学物理与技术中心第
三党支部书记、医院副院长曾萍带领 53 名
医护党员突击队员做好预检分诊、发热门诊
24 小时值班工作。医学物理与技术中心第
四党支部书记、医院副院长史秀翠积极组织
党员职工开展防控培训、应急演练，确保做
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90后”的入党申请书

疫情凶猛，医院广大党员干部职工主动放
弃休假，战斗在门诊一线，除夕夜仍有 100余
名医护人员留守岗位。 （下转第 2版）

截至 2月 10日，共有 55份新型冠状病毒
基因组数据可公开获取。其中 1月 22日以前获
取的 31份测序数据几乎全部来自中国（仅有 1
例来自美国）。然而 1月 22日以后，余下的 24份
数据一律来自国外，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澳
大利亚、美国、法国、英国等。
“数据背景的断层，使我们很难在时间与

地理上找到连续的规律。数据不规范公开的
趋势彰显了学术界的矛盾。”

2月 18日，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台湾“中研院”院士吴仲义和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神经
科学研究所）学术主任蒲慕明，在《国家科学评
论》上再次撰文指出，在当前的危急情形下，科
学家扣留数据的影响会是严重而深远的。他
们呼吁国内学者即时公布和共享新型冠状病
毒测序数据。

两周前，两人曾在《国家科学评论》撰文呼
吁将新冠病毒的基因组数据尽快公开。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关心新型冠状病毒

的基因测序数据？
吴仲义：目前，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已经达

到顶峰，不会再进化；但也可能蓄势待发，进入
危险期。在两极分化的不确定下，只有公开数
据，才能让科学家知道下一步怎么走。

病毒感染人群后可能会发生快速演变，而
自然选择偏好高传染力的突变。17年前 SARS
的暴发也体现出这样的传播规律：2002 年 11
月至 2003年 1月底，SARS病毒的传播速度较
为缓慢，2003年 2月起开始迅速加快，这种趋
势一直延续至疫情晚期。

传播加速与病毒 RNA 序列的改变息息
相关；尤其是病毒 S 蛋白在传播前期快速积
累了 5 个氨基酸突变。这说明 SARS 病毒从
果子狸跃染到人之后，经历了一系列遗传适
应性改变。

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两场流行病的特征有
诸多不同，但这大多是临床分析上的。如果能
尽快获得病毒基因组数据，就可以通过对比两
种病毒进化动态的差异，更准确地判断疫情，
也更精准地进行防控。

蒲慕明：作为科研人员，在很急切地寻找
基础数据、想研究这个病毒到底有没有变异
时，我们却发现，很难找到较新的国内研究数
据。这很不正常，因为国内有更多的病毒材
料，也掌握了更多的相关数据，能开展测序工
作的科研人员也并不少。
《中国科学报》：如果贻误了对病毒序列变

异的掌握，会对我们的防疫工作造成哪些实际
的威胁和阻碍？

蒲慕明：病毒在人身上传播，肯定会发
生变化。它的传染力和毒性是变得更强还是
更弱了？我们要掌握这些信息，才能有更好
的对策。

而且，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范围已经遍及
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不同地区的病毒可能已经
出现演化上的差异。不知道这些差异，也不知
道变异的过程，我们就很难精准地、因地制宜
地进行防疫。
《中国科学报》：近期有部分论文指出，迄

今病毒样本之间的全长基因组序列几乎完全
相同，提示病毒未发生明显的变异。如何看待
这样的结论？

吴仲义：没看到变异，甚至还没有仔细看，
不能就说没有变异。

人与黑猩猩基因组序列仅有 1.2%的差
别。但是这一点差异非同小可。如果要说人与
黑猩猩之间“未发现明显的变异”，那似乎有点
违背常情。
蒲慕明：还是要拿测序数据说话，而且是

即时更新的数据，而不是较早发布的数据。
《中国科学报》：1 月 22 日以前获取的

31 份测序数据几乎全部来自于中国；然而 1
月 22 日以后，余下的 24 份数据一律来自国
外———1 月 22 日这个时间节点可能意味着
什么？

蒲慕明：这个我们也不清楚。
吴仲义：这是一个趋势。时间节点具体发

生在哪天，或许关系不大。
《中国科学报》：国内哪些机构能获得新型

冠状病毒基因组的最新序列数据？
蒲慕明：很多地方能做，要求就是第一

能拿到病毒，第二具备有资质的病毒实验
室。理论上 1 月 22 日以前发表序列的这些
机构都能做。
《中国科学报》：你们提到，需要警惕位于

病毒 ORF8基因中 28144位点上的突变———
在 1月 5日以前于武汉采集的 13例样本中只
出现了 1次（7.8%），但在 1月 10日之后于武
汉之外采集的 42 例样本中，出现了 18 次
（43%）。这个位点的突变可能意味着什么？

蒲慕明：这可能是一个毒性相关位点。但
要判断新型冠状病毒的毒性是不是发生了变
异，我们还需要更多资料。

吴仲义：从进化角度，这个突变的传播速
度似乎不寻常。但样本数量不够大，统计学上
未必可靠。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来查清楚这
个突变是否是个危险讯号。
《中国科学报》：如此重要的测序数据，

在公共平台上却难以查找，这是什么原因导
致的？

吴仲义：数据是有的，为何不发我们不
知道。

蒲慕明：我们国内没有一个公开的地方可
以去查这些数据，这的确很奇怪。我们只能推
测有可能是科研人员希望用这些数据去写论
文，发表在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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